
“ 木 中 之 王”说
李云 龙

有人 对 我 说：“你 在 林
区多 年 ，却 未必 知 道 木 中 之
王。”我 也真 就语 塞 ，于 是 他
讲了 个 故 事给我听。

传说 刘 秀 被人 追捕 得精 疲
力尽 ，饿 倒 在 一株 大 桑 树 底
下。他 往 上 一 看 ，满 树 都 是紫
黑色 的 桑 椹 ，便 饱 餐 了 一顿 。
后来 刘 秀 称 帝 ，叫 办 事人将 写
有“木 中 之 王”四
个大 字 的御 匾 拿去
挂在 那 棵 桑 树 上 。
可办 事 人 应 付 差
事，胡 乱 把 匾 挂 到 了 椿树 上 。
天理 不 公 ，大 风骤起 ，但 见 桑
树潸 然 泪 下 ，椿 树默 不 作 声 ，
杨树 击 掌 冷 笑 。

显然 ，传 说 中 的 三 种 树 ，
指的 是三 种 人：“桑 树 ”是 凄
怆的，“杨 树”是 不 平 的 ，

“ 椿 树 ”是 自 以 为 得 计 的 ，而
传说 意 在 鞭 笞 那 办 事 人 的 目 的
也是 极 分 明 的 。事 情 坏 就 坏 到

这号 子 “办 事人”的 手 里 。他
昏昏 噩 噩 ，稀 里 糊涂，玩忽职
守，错挂御 匾 ，使 贤 人 良 才 受
气，奸滑 庸 碌之徒 获 益 ，这如
何叫 “杨 树”能 看 得惯 ？

我由 此 想 到 今 天。当 前 ，
一些 地方 的 少 数领 导者 ，就颇
有一点 刘 秀 手 下 那 办 事人 的 遗
风。他们 也 是 飘 飘 浮 浮 ，糊 涂

糨子 ，常 常 错挂 “牌 子”，使
果实 累 累 的 “桑 树 ”得 不 到 应
得的 报偿 ，使 只 能 结 几 片 细碎
叶子 的 “椿树 ”昧 着 心 眼 子 受
奖。这 些 领 导 者还 往往对 他们
单位 的 “桑 树 ”多 所 指 责 限
阻，而 对 “椿树”却 反 而 疼
爱得 很。于 是 勤 而 有 能 的 “桑
树”成 了 “搡树”；懒 而 无 能
的“臭 椿树 ”成 了 “香椿树”

现实 生 活 中 存 在 的 一部分
人干 活 ，另 一部 分人得 利
的不 正常现 象不 就说 明 了
这种 情 形 吗？这怎 能 不挫
伤“桑树”的 积 极 性？又
怎能 叫 “杨 树 ”看 得惯 ？所
幸的 是 ，现在 “杨 树”看
不惯 有 办 法 了 。这 是 因 为
时代 发 生 了 根 本 的 变 迁 ，

加之 又 适逢 改 革 的
年代 。只 要我们 珍
爱我们 的 时 代 ，并
锐意 改 革，“桑

树”则 必 然 会 堂 堂 正 正 地
恢复 “树 中 之 王”的 称
号，“椿 树 ”则 必 然 因 厮混
不成 而 溜 之 乎 也，“杨
树”则 必 定 是 鼓 掌 欢 呼 ，
而一班 无 用 的 “办 事人 ”
则只 好 干 点 别 的 了 。

钎印 （ 散 文 ）

朱鸿

来到 宝鸡 峡 ，我们
是欣 赏山 水 的壮观的 ，
谁知走上拦水坝 ，却有
些怕 了 ，竟不 由 自 主地
靠在一起 。水坝巍巍地
耸出 水面 ，人是被举到
高空 了 ，只觉风在身上
乱吹 ；偶一低头 ，满 眼黄
水，旋旋转转 ，顿时有
了儿时打着秋千的 昏晕

感觉 ，心儿一下悬挂起
来。那 急流冲 出 闸 门撞
在大坝上 的轰响 ，那 巨
浪粉碎之后 窜上天空 的
气势 ，真够 惊 心 动 魄
的，一 时觉得，在 自 然
面前 ，人 的 力 量 小 多

从宝鸡峡 出来 ，我
们揪草攀石爬上一个 山

岗，便到 了 陇海线上 。
铁道如 同两 条黑线 ，一
任向 前延伸。我们向 回
走着 ，那 浪 的气势看不
见了 ，但水的轰响 却跟
随着我们 ，仿佛 一个摆
脱不掉 的幽灵。我们许
久默默地没有说 话，好
象被 自 然 的 威 力震慑
了。

一个走在前边 的朋
友忽 然喊道 ：

“ 看 呵 ，钎 印！”
我们立 刻 兴 奋 起

来，跑上前去 观看 。
那是一个褐黄 色 、

三角形 的悬崖 ，仰头才
能望见顶端。崖面上没
有溪流 ，也没有绿苔 ；
岁月 已经风化 了尖 锐的

棱角 ，但是那直
的，横 的 、斜
的、弯 的，长长
短短，密密麻麻
的钎 印 ，却格外
分明 ，象是榆树
皮上 的裂纹 ，又
象乱箭 留下 的痕
迹。在秋阳 的映
照下 ，这 悬崖 仿
佛一尊庄严 的丰

碑！
回头看去 ，悬崖对

面的一个孤峰上 ，也布
满了钎 印 ，可 以想象 ，
它们原来是 一个整体，
现在一分为二了 ，铁道
便从 劈开的山间 穿过 。

望着这些钎印 ，我
们着实不 敢相信这是人
凿的，但这分 明 就是凿
出的。向 正在附近工作
的一个工 人打听，他指
着苍苍的群 山 告 诉 我
们：宝鸡以西，满是大
山，铺 设 铁 道 ，不 劈
山、不架桥怎么行？炸
药只 能炸个大概 ，其余
凸出 来 凹进去 的 ，全靠
人了。当 时悬崖上 的人
老长一 排 呢 ，全 是 青
年；一根麻绳 ，一端拴在
腰间 ，一端系 在山 上 ，
两人一组，一个扶钎 ，
一个抡锤 ，凿 呀凿呀 ，
钎印 就是 这样来的。

我们不 禁 惊 叹 起
来，敬佩地惊叹着。

自然地 ，大 家从钎
印谈到 一砖一砖筑起 的
万里长城 ，一镢一镢挖
出的南北运河，谈到 了
葛洲坝 、引滦渠 ，谈到
了人 的力量 。

这时 ，汽笛 响 了 ，
我们探头望去，只见一
列火 车 自 东 向西，飞驰
而来。我们 忘 记 了 年
龄，象小孩一样 ，采集
了满 把 的野花 ，站到铁
道两 边 呼 喊 着 ，挥 舞
着，直到 火 车 驶进前面
的隧道和 山 丛 ，驶 向 遥
远的地方……

山谷静下来 了 ，我
们又 听见 了 宝鸡峡的水
声。望着这 以钎 印 记载
着人 的意志 的悬崖 ，那
水声，显得柔和极 了 。

我们 离开了悬崖 ，
但是 钎 印 留 在 心 里
了……

写作杂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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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 人王 骥德说 ：
“ 作曲 ，犹 造 宫 室 者

然。工师之作室也 ，必
先定规式 ，自前厅、而
堂、而楼、……前后 、

左右 ，高低 、远近 ，尺寸无不 了
然胸 中 ，而 后 可 施 斤断。作曲
者，亦必先分数段 ，以 何意起 ，
何意接，何意作 中 段敷衍 ，何意
作后段 收煞 ，整整 在 目 ，而后可
作结撰。此法 ，从古人 为文 、为
辞赋、为歌诗 者 皆然。”他这里 是
以造 宫室 比说文章的谋篇布局 。
　写 文章也要搞 好构 造设计 ，
动笔之 前有个 “蓝图”。古人讲
究文章 的起 、承 、转 、合，本来
是指 文章 的开头 、承接破题、展
开穿插 、结尾。但后来被一些八股 家程
式化 了 ，成 了僵死 的框框。八股不可
取，不 过 文章乍起乍落 ，分段分层 ，过
渡、照应等还是要讲究的。这些要安
顿好，最好是动笔之前列提纲 、打腹

稿，即所 谓构思 。
文章的结构 ，也要善于 变化 、

创新 。老八股是被 淘 汰 了，“新三段”
等也令人看得厌。不错 ，大凡 文章总
不外乎提 出 问 题——分析问题——

回答问 题。而 问题 的 问 题 是
以什么样 的形式提 出 ，以 什么
样的形式分析 ，又 以 什么样 的
形式去 回 答，要 不 落 俗 套 ，
变换 出 比 较 新 的 格 局来 。不
然，虽然不 是千篇一腔 ，却成 了
千篇一面 ，岂不 也令人索然 。

一个城 市的房 子 ，如果一
律的 “火柴盒”，市容未兔单
调呆板。人们 需 要 “摩 天 大
楼”，也要玲珑庭院；欣赏豁
然开朗 处 ，也陶醉于 曲 经通幽

地。写 文章 ，不仅 内容要丰富，形
式也要多样。一个作者即使长于 一
种文体 ，也不 妨练练别的样式。会
使“十八般”兵器，用 起一种 家 仆
来套数也会多 几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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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边 ，有 我 的 船
薛瑜阳

海边
有我 的 船
停在 沙 岸

月儿 明 亮

戴着 黄 黄 的 晕 圈

昨晚
暖风 和 浪花
亲吻 絮谈
在珍珠 贝 和海 参 面 前
在天 使 鱼 和海星 面 前

早晨
我的 船

結了 一 层 盐
虽然 ，它
又苦 又 涩

可亮 晶 晶 的

白雪 一般

老渔 民走 来 了
堆茧的手
解开 了 船 缆
身后
跟着 他 的 小 孙 子
赤脚 ，提 着 菜 篮

起风 了
我的 船 就 要 走 了

朝阳

画图 临 出 秦川 景

亲到 长 安有几 人
金元时 期 的元好问 ，诗风悲壮

雄健。他尊崇杜甫，刻意求索写诗
的艺术技巧，有论诗诗三十首，此
为第十一。全诗是：“眼处心生句 自 神 ，暗 中
摸索总非真。画 图临 出 秦川景 ，亲 到长安有几
人。”这里 ，诗人不赞同脱离 生 活 、临 摹 他
人、毫无生气 的 创作方法。以 作画打譬方 ，深
入浅 出 ，引 申 出 写诗的道理。只有对所写 的事
物仔细观察，心 领神会 ，有感而发 ，才能写 出
打动人心的 好 诗来。　（霁 帆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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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
时
，

它
一

定
感
到
十
分
惬
意。

当
你
送
走
一

批
批
毕
业
生，

你
的
心
情
不
也
万
分
欣
慰
么
？

一副 趣 联 引 起 的 故 事

一九三七年，有人作了
这样 一副趣联：

将军 出 资办 “三户 ”意
在亡 秦

文豪挥笔理千篇心为 抗
日

　这 幅对联 ，妙趣横生地
记叙 了 一则 一位将军和—位
文人 、以文会友办杂志的佳
话。

一九三七年十一月 间 ，
老舍 先 生 和 赵望云、王老
向，何容 等一伙文人住在武

昌千家街的福音堂。这 年十
一月 三十 日 ，冯玉祥将 军也
来到 了 武汉，国 民 党的军委
会将 他安排在汉 口 一座银行
里居住 ，冯将军 却没有去 ，也
住进了 福音堂。时间不长 ，
他就和老舍先生来往频繁 。

一天，冯玉 祥请老舍吃
饭。饭间 ，冯将军何老舍：

“咱们 能不能 出一本文 艺杂
志宣传抗 日 ？”老舍先生风 趣
地回答：“麾下有火有笔 。
就是印不 出 来 呀！”冯 玉

祥接着 说：“你 准 备 文
章，印刷的 问题 由我来解
决。”

他们就这样定了 。时
隔不久 ，冯 将军就 派秘书

在汉 口办起一个小 型 印刷
社，他们 取 “楚 虽三户 ，
亡秦 必 楚”之 意 ，起 名

“三户 ”，表示抗 日 必胜
的信心 。同 时 ，老舍与 何
容、王老向 等 也在短期 内
赶写文章 ，编辑成册，一
本抗 日 的文艺杂志《抗到
底》就这样向世，这段趣
事，一时传为佳话，故 有

人拟联歌颂 。
（ 陈 旭　辑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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